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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人

38岁的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

孔子堂前燕，飞入百姓家
本报记者 吉祥

记者：听说您刚继承“奉祀
官”时压力很大，您觉得这股压
力主要来自哪里？

孔垂长：记者经常问我，爷
爷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其实我爷
爷的话不多，工作之外就是看
书。我对于孔府的印象，是通过
偷偷翻看他的书和他来往的信
件看到的，他从来没跟我表明过
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虽然
没跟我讲过什么具体的事情，但
潜移默化中，他好像慢慢把他的
东西转化到我身上来。我从小看
爷爷在台湾参加祭孔之类的活
动，但我一直觉得那是大人的
事，不是我的事。

那时候我叔叔还在，到底是
我继承还是我叔叔继承，我们互
相推让，最后的结果是我。我突
然觉得这好像是个很大的事情，
我从小性格比较内向，不太会与
人打交道，尤其是没有办法跟记
者打交道。我一想到继承这个
后，有一大堆记者要问我问题，
我就有点慌。后来很多人跟我
说，这个职位很重要，你的责任
很重，莫名其妙压力就来了。

记者：您觉得，留学以及从
商的经历与您现在的身份有冲
突吗？

孔垂长：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没有，我认为这就是一项工作。

记者：从小到大，儒家思想
对您的影响主要有哪些方面？

孔垂长：从小到大，我不排
斥儒学，但我不会把所有时间放
在念《论语》、念四书五经上面。
直到我接任“奉祀官”之后，才真
正发现，中国、日本、韩国，真的
有很多人对儒家文化很有兴趣，
而且他们很认真地学习，把这些
东西用到生活上面。

记者：如今大陆有很多读经
班、私塾班，这是否意味着儒学
的复兴？这种方式能否对儒学的
推广有利？

孔垂长：台湾也有很多读经
班，都是些小朋友来上，我觉得
对他们的成长有益。因为台湾这
些读经班都是自发性的，父母认
同，所以把小孩送来，学习《论
语》、四书五经，还有《弟子规》、

《三字经》这些。我觉得有益处，
是因为他们接受，而不是赶流
行。

我自己也有小孩，我个人认
为读经是好的，至于小孩有没有
能力吸收，以及他长大后如何应
用，是要看家庭教育，以及他将
来的成长。

记者：您心中的儒学精髓是
什么？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扬光
大？

孔垂长：和谐、和平。因为和
谐、和平自然会尊重别人，尊重
别人了自然纷争就少了。

记者：有些事情对别人来
说，是可做可不做，但对您来说，
是无法选择的。您会怎样行使这
种您无法选择的使命？

孔垂长：我觉得我的使命
是，能运用我的身份，把儒学、中
华文化推广出去，不仅是中国、
亚洲地区，如果有机会，甚至推
广到欧美这些国家。为什么我们
要推广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
有一个特质，它让世界和谐、和
平。儒学以家庭为核心，把这个
观念从家庭延伸到朋友，延伸到
社会、国家，我们一环一环地做，
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和谐、和
平。

本报记者 吉祥

对话孔垂长———

我心中的儒学精髓

是和谐与和平

走到哪里，孔垂长都被称
为“最尊贵的客人”。他受到的
礼遇包括：每次活动开始前第
一个被献花，合影时站最中间
的位置，即使旁边有他的母
亲，或者比他名气更大的教
授。

人们将对他的尊重赋予
了内涵：这也是对孔子的尊
重，对孔子学说的尊重。

这位孔子第79代嫡长孙，
并不愿意凸显自己的身份。

在山大教授面前，他是
“山东大学一员”；走到学生中
间，他自谦为一名入门未深的
学子；来到济南市民身边，他
主动“向父老乡亲问好”，因为
祖宗的根在山东，自己也算是
山东人。

孔垂长彬彬有礼，慢声细
语，他柔和的神情，总让人想
起在山大别人介绍他时的开
场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寻常百姓家。”

人物简介
孔垂长，1974年出生在台湾，

孔子第79代嫡孙，是末代衍圣公孔
德成之长孙。

2008年孔德成去世后，孔垂长
于2009年9月在台湾举行的“中枢
祭孔大典”仪式上，接替孔德成担
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主持台
湾每年的祭孔大典。现任中华大成
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会长，2010年11

月受聘担任山东大学名誉教授。
孔垂长目前从商，妻子2006年

元旦在台湾产下一子，为孔子第80

代嫡长孙，名为孔佑仁。孔垂长与
妻子吴硕茵还育有一女孔佑心。

身份的困惑

11月16日，听说孔子第79
代嫡长孙来了，山东大学邵逸
夫馆报告厅早早坐满了人。38
岁的孔垂长西装笔挺地坐在
第一排中间位子上，按照见面
会活动议程，他将第一个走上
讲台致辞。报告还未开始，主
持人请孔垂长起立，“让同学
和老师一瞻风采。”孔垂长立
即转身、弯腰，面向学生深鞠
一躬。

他不止一次对大家的礼
遇回应“愧不敢当”。孔垂长的
致辞都很简短，每每说完必加
一句：“以上只是抛砖引玉，求
教于各位师长。”

很多时候，孔垂长甚至表
现得有点拘谨。

在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
坛”活动后，几个头发花白的

“粉丝”聚集在孔垂长身边，希
望求得“奉祀官”的签名。孔垂
长客气地婉拒——— 双手抱拳
成作揖状，一一回礼，然后快
步走进休息室。

这位2009年履新的“奉祀
官”，一直希望人们改变对此
职位的认识。

孔垂长承认，在祖父孔德
成那个时代，“奉祀官”给人的
印象是高高在上，以致2009年
他继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
官”、主持台湾祭孔大典时，人
们对他的年轻大感惊讶，很多
人猜测他应该是位老先生，行
动不便。“我不比别人厉害，我
只是刚好有这个身份。”

然而，身份的困惑始终伴
随着他。

在台湾，他经常被认为生
于豪门，“养尊处优”。实际上，
孔子嫡孙、包括“奉祀官”一职
并未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
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在大学任
职，“家里最多算小康”。

一直以来，他的生活悠游
自在而平凡。父亲早逝，祖父
对孔垂长的教育并无特别要
求。孔垂长的母亲于曰洁回
忆，“公公(末代衍圣公孔德
成——— 编者注)是谦谦君子，
连对自己孙子讲话都很客气，
什么事都不明着讲。”

谦谦君子般的孔德成，回
到家便看书，从不要求长孙孔
垂长背四书五经，每年在台北
的祭孔大典，孔垂长也很少参
与。幼年的孔垂长对祭孔有自
己的判断，“我知道这是我们

家的事情，但不是我孔垂长的
事情，是你们大人的事情。”

特殊血脉赋予他们家族的
文化意义，只有在过年时才能
体现。这一天，孔家会摆上孔子
像，全家轮流给孔子像鞠躬磕
头。

孔垂长的成长经历印刻
着这个时代发展的痕迹。比起
祖父、父亲及叔叔精研国学，
他高中毕业后选择到澳大利
亚学市场营销，之后跟着舅舅
经商。他曾对此解释为：“我之
所以会从商，是因为祖父那一
代和我们这一代的环境及想
法都有落差，我学商的想法是
因为以后处社会会比较实
用。”

与生俱来的使命

只是，孔垂长的使命在出
生时便已赋予。他无法选择命
运，只能由命运来选择他。

孔德成晚年身体不好，数
年没有代表孔家参与孔子诞
辰释奠大典。孔庙崇圣祠的家
祭起初由次子孔维宁主祭，
2004年后，孔德成指示改为孔
垂长主祭，同时代替他参加释
奠祭典。“什么事都不明着讲”
的孔德成，事后暗示：“我这是
有用意的。”

在和叔叔推辞一番后，孔
垂长自感嫡长孙身份不能回
避，从此有意识地涉猎儒家学
说。

压力也随之而来，不断有
人提醒他，“奉祀官”责任很
重，“位子很重要，你得好好努
力。”

此时，孔垂长正为如何改
变内向的性格而苦恼。一想到
日后要接触一大堆记者、面对
很多人讲话，他“有点慌了”。

遵循着先祖们多年来的
既有程序，在主持祭孔大典的
第二年，孔垂长已能从容应对。

每年祭孔大典这天，台湾
地区领导人都到孔庙上香，他
鼓励孔垂长，多学一些、多看
一些，在这方面能有所发挥。

孔垂长也自感需要担负
起家庭的责任，毕竟，孔家的
男丁到他这一辈只他一人。在
家人的规划下，他退出从商之
路，专职担任“奉祀官”。也正
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发现，中
国台湾、大陆以及日本、韩国
等地，有很多人对儒家文化非
常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推崇备
至，“他们非常认真地学习这

些东西，并运用到生活中。”
2011年5月，孔垂长在台

湾发起成立中华大成至圣先
师孔子协会，并出任会长，台
湾多位著名学者担任协会理
事或顾问。这个旨在将孔子仁
道思想发扬光大的协会，希望
能把儒家伦理推广到世界各
地，进而达到世界大同的最终
目标。

儒家思想走进生活

在孔垂长的设想里，儒家
文化除了要在大陆、台湾以至
亚洲扎根，还要推广到欧美国
家，“如果他们感兴趣，我们何
乐而不为？”

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孔
垂长引经据典。当被问及西方
留学背景是否与现在的身份
相冲突时，他立即纠正：“不
会，我不是从小就出去的小留
学生，我大学才出去。”

在一场以“儒学复兴”为
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后，孔垂长
好奇地问：“现在大陆高中有
儒学经典的内容吗？高考会考
吗？”

当被告知大陆现在有很
多读经班、私塾班之后，这位
不喜欢埋首故纸堆的孔子后
人提醒：“前提是他们要接受
这个东西，而不是赶流行。”

一路上，他一直强调，他
从不认为儒学是宗教，“而是
一门学问”。

实际上，他这个嫡长孙做
的不仅是推广先祖孔子思想
的活儿，按照孔垂长设定的宗
旨，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
会除了推广儒学，“只要是跟
文化交流有益的事情，我们都
会积极推动。”

这个自认腹中墨水没有
祖父、父亲多的“海归”，一直
以“垂长”自称，他希望社会不
再仰视“奉祀官”这一身份。他
喜欢讲浅显的道理，用故事表
达他的思想：韩寒到台湾在出
租车上丢了东西，出租车司机
如数归还。他以此证明被儒家
思想内化的人，非常注重品德
修为。

他的态度异常包容，“你
喜欢就来，但如果你觉得对你
不重要，我不强迫你接受。”这
也可以对应他归纳的儒家思
想核心：和谐、和平。

“和谐、和平，自然会尊重
别人，尊重别人了自然纷争就
少了。”

再次踏上山东故土，孔垂长仍表现得有些拘谨。 本报记者 吉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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